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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87岁
职业：公职人员
感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

人物：陈锡彬名

片

1955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黄晓蓉
董加固

即使已经 87岁高龄，
陈锡彬依然身姿挺拔，声
如洪钟，对往事侃侃而谈。

1937 年 6 月 15 日，陈
锡彬出生在晋江磁灶瑶琼
村。他的母亲裹过脚，没
有什么劳动力，家里仅靠
父亲一个人赚钱养活全家
八口人，“最苦的时候母亲
带我去邻村借米，结果没
有借到，那天我们全家都
饿着肚子。”

经历过这件事后，陈
锡彬明白，人要有志气，要
靠自己才能吃饱饭。在小
学期间，陈锡彬就积极参
与家里和大队的劳动。
1955 年 3 月，陈锡彬参与
泉州晋江机场的建设，他
每天负责去 1公里外的地
方装黄土，然后用推车推
回机场，“每车土大约有 1
吨重，那时候也不知道哪
来的力气，可能是很早就
开始干农活的原因吧。那
时，每天不停歇地要干满8
个小时，一直干了半年。”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陈锡
彬荣立三等功。

陈锡彬在劳动时既肯
干又不怕吃苦，得到了大
伙的一致认同，加上在建
设机场荣立的三等功，同
年 11 月 1 日，在陶泽乡公
社领导的推荐下，18岁的
陈锡彬加入了晋江县民警
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批中国人民警察。

“由于那个时候刚有
警察这个职业，我们的工
作比较杂，包括抓坏人、看
管犯人、押送犯人、枪毙犯
人和一些警卫工作，有时
也会接到临时任务，和武
装部、哨所民兵一起到晋
江沿海一线抓‘水鬼’，也
就是特务。”陈锡彬记得，
在 1958年，他抓到一名国
民党特务，刚开始这名特
务闭口不谈自己的经历，
在他耐心且有技巧的审讯
下，证实了对方是一名国
民党少校，还发现这名少
校把自己的一把手枪，丢
到一口水井里。

陈锡彬说，那个时候
还没有交警，除了日常的

工作外，有时候他也要承
担交警的工作。1960年晋
江地区下暴雨，陈埭、华州
片区都被淹了，水深数米，
他和同事站在防洪堤上，
挥舞着两个小红旗指挥交
通，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干
爽的地方。

陈锡彬在晋江县民警
队干了8年，后期被调到深
沪边防哨所、晋江军分区、
百源干休所工作，于 1997
年9月在百源干休所退休。

“我能有今天，离不开
国家的培养和信任。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出生那年，发生七七卢沟

桥事变。那时，家里很穷，
苦得不得了，经常饿肚子。”
小时候的这段经历，让陈锡
彬发自内心感受到好日子
的来之不易。即使已经退
休，陈锡彬依然对党对国家
心怀感恩。2008年 5月 12
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作为
一名老党员陈锡彬不能亲
临现场救灾，他捐了 1000
元“特殊党费”，表达一点自
己的心意。

2021 年 建 党 100 周
年，84岁的陈锡彬自愿向
党组织上交 11100 元特殊
党费，向党“表白”——一
心一意跟党走。

上交11100元特殊党费
一心一意跟党走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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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高龄的陈锡彬依然身姿挺拔

年龄：88岁
职业：中专学校老师、农业局干部
感言：我是农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我祝祖国繁荣昌盛。

人物：李水俊名

片

1956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沈舜枝

李水俊是晋江磁灶人，
1956 年从福建农学院（现在
的福建农林大学）毕业，当
时，他是乡里第一个大学生。

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少，
求学的过程也很艰苦。每个
周一早上，李水俊要从晋江
走路到泉州市区上学，一周
回家一次，就是为了带粮食
回校。家里很穷，父亲在菲
律宾，那个时候还不能跟国
内联系，家里只有母亲撑
着。每周带回学校的粮食很
少，一天只有一两米，饿着肚
子读书是常态。

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大
学生每个月有 33斤粮票，后
来变成 24 斤，天天吃不饱。
大学生还要参加劳动，李水
俊是班长，做什么都要带头，
又饿又累，熬到全身水肿。
老师吓怕了，赶紧让李水俊
回家，让家人给补补身子。
可家里也穷，母亲为了儿子，
一咬牙，杀了家里两只下蛋
的老母鸡。好在，补养一周
后，他的身体就恢复了健康，
又回到大学去。

参加工作以后，日子就
好起来了。大学毕业后，李
水俊被分配到晋江农校（泉

州农校前身）当老师。当时，
泉州的中专学校很少，老师
们工资都很高。“一进去，工
资就有四十几块。”李水俊回
忆，每月工资四五十元在当
时算高薪了。李水俊的同事
说，他当时是工人身份，月工
资 18元，跟干部身份的李水
俊比起来，差了一倍还不止。

而且，在菲律宾的父亲也
联系上了，他们家成了别人羡
慕的有“番客”的人家。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鼓励攒外
汇，“番客”汇来的钱，可以换
成很难得到的票证，比如粮
票、油票、车票等等。李水俊
很早就凭票换到一辆自行车，
每次载着妻子出门，羡慕的声
音从街头听到街尾。

后来，李水俊调入农业
局畜牧兽医站。兽医站的人
经常要下乡，农民的牛羊猪
生病了，农村兽医解决不了，
就要求助到兽医站。他还要
培训农村的兽医，教授传统
兽医技术，也要学习和传播
新技术。

作为早期的大学生，李
水俊有很多机会提升，但他
都拒绝了。“我不当官，当官
的工资不比我高多少，整天
要管一堆事。”李水俊说，他
喜欢做自己专业的事，大学

毕业这么多年，工作几经变
动，但从未离开过自己的专
业。

1996 年退休后，李水俊
开了个诊所，专门给动物看
病。刚开始，诊所生意很好，
周边许多人家养牛养羊，病
了就牵到诊所来看，吃药打
针打点滴，很快就好了。随
着城市进化，周围都村改社
区了，自然也没了养牛养羊
的人家，后来能接到的病患，
只有小猫小狗了，但李水俊
依然乐在其中。

现在，88 岁的李水俊有
很多事已记不清楚了，有时
想起了开始，但忘了结尾，不
过，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当
年给老虎打点滴的事，尽管
有一些细节已经模糊了。三
十多年前，泉州东湖公园的
老虎忽然生病了，还很严重，
公园管理人员没办法，求助
到兽医站。他到现场一看，
老虎虽然病了，但还是凶态
毕露，精力十足。公园管理
人员里一层外一层给他加了
防护后，他战战兢兢进到老
虎窝，小心地给老虎做了检
查，又小心地给它打了点滴。

也许，李水俊是泉州第
一个钻进虎窝给老虎打点滴
的人。

那一年，我钻进虎窝给老虎打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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